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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潘嘉桦（原南京西路街道综合党
委书记）

我是 2002 年来到南京西路街
道工作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楼宇党
建”这个概念，很多民企里的党员没
有挂靠组织， 组织关系全部在口袋
里面，所以被称为“口袋党员”。直到
2004 年，街道开始招聘“楼宇工作
者”，就有这样一批的专职党群工作
者进入了楼宇。 现在“楼宇工作者”
已经改叫“楼宇党群工作者”，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楼宇老师”。

街道最开始进楼宇、 进企业的
时候，是非常苦的。首先对于楼宇、
企业里的党员情况， 我们没有数，
只能进企业摸底。可企业人事提供
的材料里，都没有“政治面貌”这一
类目， 根本没办法知道谁是党员。
此外还有很多楼宇物业不配合，导
致楼宇工作者工作的时候，经常被
赶出来。我们就为这些楼宇工作者
制作了专门的吊牌，并且找到楼宇
物业进行沟通。南西街道党工委也
很支持，经常邀请楼宇物业和街道
进行一些互动。

那时有一些组织意识比较强
的年轻人 ， 大学毕业后要转组织
关系，就会主动来街道咨询 ，所以
我们南西街道就专门组成立了两
三个 “两新 ”党支部 ，就挂靠在街
道里面 。 在楼宇工作者发挥他们
作用的同时 ，这些年轻党员 ，也自
己的企业里做工作 ， 街道的 “两
新 ” 党员队伍就这样逐步发展壮
大。后来，街道慢慢开始成立联合
党支部，这样一来，“两新 ”党员的
活动就可以落地到楼宇里。现在，
南西街道楼宇党建工作的活动载
体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 ， 整体
的氛围更好了。

我在南西街道工作了十几年，
虽然不是南西居民，但南西的好多
惠民政策我看了都很羡慕。南西街
道虽然面积小，但就像上海人说的
“螺蛳壳里做道场”， 它很精细化，
所以才能成为人气集聚的地方。我
也希望我们南西街道能够发展得
越来越好，惠及到更多的人。

文 高定珠 （南京西路街道居民，著
名书法家、篆刻家高式熊之女）

我们祖孙三代加起来已经在南
西居住了八十多年。 据我父亲高式
熊回忆：他十岁那年，我祖父（高振
霄）带领全家搬入四明邨，不久就发
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因此估计
入住时间应该在 1931 年底。

在四明邨，祖父深居简出，每天
写字看书。 同住四明邨的王福庵常
来看望我祖父，因为这一关系，我父
亲认识了这位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的大名家，有幸向他求教篆刻技艺。
父亲 28 岁时就加入了西泠印社，是
当时最年轻的社员。

1948年， 王福庵又审阅高式熊
《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印谱，他们之间
的情谊，不是师徒胜师徒，不是父子
如父子。

在我祖父在世时， 女画家吴青
霞经常到我家来， 她就是张欢的阿
姨。 我们两家住得很近，门窗就在斜
对面。记得当年上海电视台第一部电
视剧译制片《姿三四郎》播出时，全城
轰动。年轻的张欢同时为剧中两个性
格迥异的女主角配音。 那时，我一边
看，一边为我是她的邻居而得意。

当年， 我父亲曾向同住四明邨
的音乐大师柳中尧先生学习夏威夷
吉他演奏。 柳中尧的儿子柳和埙曾
是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家 ，
2017 年他还特地来看望我父亲。

父母在世时一直讲， 社区对他
们很关心，他们要尽力回报。南西有
什么公益活动，他们都会积极参加。
有一次，为了完成书写任务，父亲来
不及停笔， 母亲在一旁帮着把作品
挂起来晾干， 就这样一夜赶出了几
十幅书法作品，此事也曾传为佳话。

我是在四明邨的家中出生的
（母亲生我时来不及去医院）， 也在
这里长大。如今我也仍住在南西。我
们家对于南西，那是三代人的情结。

现在南西街道 25 岁了，我衷心
祝福我们所有南西人健康长寿，快
乐每一天，生活越来越美好。我也希
望南西街道能把曾居住在此的人的
故事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文 戚卫红（恒隆广场联合党委书
记、恒邦房地产党支部书记）

我是 2000 年 7 月份进入恒隆
广场的， 并在 2006 年 7 月入了党。
2014 年，我担任恒隆广场党支部书
记，到了 2019 年 11 月，我开始担任
恒隆广场联合党委书记。

恒隆广场起初是没有党支部
的，直到 2004 年，才成立了党支部。
两 幢 楼 宇 的 联 合 党 支 部 则 是 在
2006 年 才组 建 成 立 。 2006 年 到
2012 年期间，楼宇内独立党支部和
联合党支部之间没有组织任何形式
的串联活动，基本都是“各自为政”
地参加组织生活。那时，恒隆广场自
己的组织生活也相对单一， 一般来
说， 南西街道分管党群的老师会下
达一些文件类的学习指令， 以及开
展一些常规性的入党积极分子的讨
论等。 2013 年到 2017 年期间，楼宇
内的党支部开始有串联活动， 但是
场数并不多， 一年一般在 3 到 4 次
左右，主要内容是听先进报告、远程
学习。

2018 年，南西街道在恒隆广场
办公楼开办了 300 平米的楼宇党建
基地。 这一举措不单单为党员提供
了学习场所， 也为楼宇中的白领创
造了午间休闲的空间。

2019 年初，南西街道组织了各
个支部的书记在楼宇内开展垃圾分
类主题学习活动， 并要求传达到每
位党员。在恒邦党支部引领下，恒邦
房地产公司作为恒隆广场物业管理
方，积极投入垃圾分类工作。我们加
强分类投放垃圾厢房的建设， 在恒
隆广场大堂张贴专题学习海报。 此
外还组织开展 “垃圾分类楼宇白领
志愿服务”，动员楼内企业和白领志
愿者在企业内部和公共区域设立白
领志愿服务岗， 通过在高峰投放时
间段内（午餐和下班）在垃圾投放点
值岗引导的方式， 引导白领自觉参
与楼宇垃圾分类。

如今， 我们楼宇每年的活动不
下百场，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党
员的组织生活紧扣实事， 心系老百
姓的日常。

心系孤老传温情
团圆饭里有爱心

文 许建文 （南京西路街道居民 、
“许与许”专项基金负责人）

我是升平小区的一位居民，几
年前， 我们小区的一位 30 岁青年
突发脑瘤至瘫，我觉得这个小孩很
可怜，又是我邻居 ，所以我去看望
他时留了一万元。 远亲不如近邻，
邻居之间互相关心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仅凭我一人的善力有限，我就
将情况反映给南西街道，动员大家
一起帮助他们。

2019 年是南西街道成立 25 周
年， 从我捐出第一笔公益款开始，
也已经过了 18 年。 这期间我们一
家捐了将近 148 万，现在我们每年
认捐十几个公益项目。 其实我也没
什么闲钱，每年的工资加一点储蓄
就捐掉了。 我女儿许婵燕在新西兰
定居收入稳定，所以我们夫妇能心
无旁骛投入公益。

前几年经常有“野生”项目巧立
名目，拉我们夫妇二人捐助，还有陌
生人找上门求捐的。 女儿知道了以
后就提议成立一个专项基金， 直接
与公益项目对接 ， 我们父女便在
2010 年创立了上海华侨基金会“许
与许”专项基金。

我和南西街道有一个约定，那
就是每年与孤老们吃团圆饭 。 请
南西的一百多位孤老到中信泰富
的 “汉宫 ”餐厅 ，由我们 “许与许 ”
专项基金会出资，席开十桌 ，一同
庆祝农历新年 。 听到老人们发乎
心底的笑声，我也跟着开心。 无论
这些老人过去从事什么行业 ，有
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那一天 ，我们
是一家人。

我觉得邻居、 街道相信我，我
就要发挥作用，作为静安区人大代
表，不仅要把民间的呼声反馈到政
府部门，还要督促落实解决。 所以，
石门一路“一平方米马桶改造”、茂
名公寓“二次供水改造 ”等项目的
推进工作，我都非常关注。 前段时
间我听说小区居委正在募集用于
助老助学助困项目的社区自治金，
马上就捐出一万元，毕竟我是升平
的居民，为小区做事是应该的。

文 丁法章（南西街道居民，新民晚
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

南西街道是上海主要新闻单
位的集聚之地，上海电视台 、解放
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等，都在
南西。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新闻人
施展才华的地方。

我们新民晚报从老报社搬到
威海路，都一直是在南西。 威海路
的上海报业大厦其实最早是新民
晚报社，后来新民晚报和文汇报强
强联合以后， 大家共用了大楼，改
名叫文新报业大厦。但现在叫上海
报业大厦，为什么呢？ 因为解放报
业集团也进去了。上海的三大报都
在里面，所以说上海的新闻重镇在
南西。

我是 2005 年搬来南京西路街
道的 ，居住在南西街道，我感到非
常高兴与荣耀 。 南西街道交通发
达、历史悠久、有文化内涵、知名度
高，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在这
里生活非常方便 ，我要买菜 ，楼下
就是大沽路菜市场；哪天想在外面
吃饭 ， 附近就是有各国特色的餐
厅。

我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位干部，
走到哪里都应该注意发光发热，都
应该关注民生、服务民生。 我住在
这里以后发现各方面条件很好，但
也有美中不足。 比方说，延中绿地
环境非常好，但是原来这里没有凳
子的。 一些老人走累了，只能自己
带张垫子或者报纸随地一坐，十分
不便 。 我就向市政协写了一份建
议，很快就得到了绿化市容单位的
反馈，从此延中绿地有了给居民休
息的凳子。 之前，我居住的中凯城
市之光小区没有健身器材，居民们
想锻炼，得走到长乐路去。 我就想
办法联系到了体育局， 说了情况，
没过多久居民们就能在自己的家
门口进行体育锻炼了。

我现在习惯每天下午都去家
附近逛一逛。 这里处处是好景，有
小桥流水，还有瀑布和人工湖。 看
看别人下象棋 、 听听阿姨们发牢
骚，能了解民情，也是蛮有味道的。

“口袋党员”成回忆
“两新”党建节节高

新闻人士齐聚首
聚焦民生显身手

组织生活更丰富
形式多样有内涵

祖孙三代住南西
传承文化成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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